米兒篇

第一次見到她，我就被她的自信吸引了。

一樣是女性，她卻耀眼的不可思議，我知道這是不對的，我知道這樣爸爸媽媽會難過，我知道亞姐姐不會接受這樣的我，但我就是無法控制自己。

明明知道，她和城哥是一對的，或是她心裡只有城哥，但……我就是傻傻的，情不自禁的愛上她。

“妳就是米兒吧？好可愛喔～”“哇～是教練的女兒耶！”

每次到道館，圍繞在身邊的都是這些話。我的存在，大概就是討好媽媽用的。對我的好，只是為了討好媽媽的手段。

第一次看到她，我的目光完完全全的被她掌握。

汗水讓她黑色的長髮黏在臉上，劇烈的自由對練讓她不自覺的微喘，她不是像一般的刻板印象中，扮演男生角色的女同志一樣打扮的很男性化，卻不自覺的散發出英氣。

她很安靜。

除了帶隊的時候需要負責管裡，平時總是不發一語。

安靜卻有著巨大的存在感，喜歡和崇拜的感覺慢慢在我沒來得及察覺的時候滋生了，當我發現自己對一個同性有著超乎一般的好感時，我慌了……

我開始嘗試的想躲開躲掉可能和她接觸的任何場合，甚至交了一個男朋友，想要去忘記那老是盤旋在心頭的那抹黑色身影。

也許是因為這個理由交男友而受到詛咒吧？沒有一個人會希望自己的情人依偎在自己懷中的時候腦中想到的是另一個人，或是自己的存在只是為了用來去忘記另一個人的。

心裡依舊惦著亞姐姐，在和男友起爭執的時候，我不小心的說溜了嘴

“我從來沒有喜歡過你，會和妳在一豈不過是為了要忘記她而已。”我的前男友當然知道那個她是誰，因為我會常掛在嘴邊的也只有若亞了。

也許是傷心憤怒或難過……或僅僅是因為不甘心，他把我綁走，用藥迷暈我，打算和他的狐群狗黨輪姦我……

如果當時，他們成功了，或許我會因為我的髒而自卑自動放棄對若亞的妄想。

但他們沒有。

在把我綁到一間空屋，我不懂得若亞是怎樣即時找到我的，但是，她就是出現了，多年鍛鍊下來的好身手，對混混可說是輕鬆打發……三兩下的解決了他們。

幾人身體呈現的扭曲弧度讓我不安。

 “我……我們要不要送他們去醫院？”顫抖著，冬天，我的衣衫不整，因寒冷恐懼，而澀澀發抖。

“不用，警察會照顧他們。” 若亞冰冷的拿出手機，撥下１１０後就瀟灑的抓起我離開了。

沉默的脫下外套，若亞輕輕的用那件對我而言過大黑色皮衣將我包裹了起來。

“穿著，不然妳會感冒的。”不知道是因為我的顫抖還是無助，她放軟了語調。將我抱上重機，她帶我到了一家旅館，“妳這樣不能回去，”她淡淡的解釋道：

“我打通電話給教練，妳也像她報平安，明天我會送妳回去。”

轉身她走進浴室，我聽到一陣水聲，我不懂現在的狀況，我並沒有帶任何換洗衣物，她也沒有……

一會兒，她走了出來將我抱進浴室，因為雙腿依舊虛軟，我無法走路只好由著她抱來抱去，望著她冷淡的側臉，我心痛了起來……

我好喜歡她，但是在她眼中，我應該只是一個多事的孩子吧？

一個沒有記憶的路人甲而已。

“洗一下熱水，妳會好一些。”若亞的聲音在我的頭上響起，變的較為柔和的眼神，她道：“等下我會託人去買幾件衣物，妳洗好澡的時候可以穿，想出來的時候喊我一聲。”

“妳在生氣嗎？”在她離去之前，我終於忍不住主動的抓起她的手，問，這是我們之間第一次的對話。

挑了挑眉，她似乎很意外我的問話：“沒有，只是妳現在回去，會讓教練擔心的。”

“教練教練！在你眼中我只是一個標著教練女兒的標籤的物體嗎？”尖叫著，我爆發了，以一種無理取鬧的方式。

我沒有和她講過話對過眼打過招呼，除了我的暗戀以外什麼都沒有，我們之間只是陌生人而已……她來救我這些全部當然都是因為我的母親呀……

撇開臉，我因為我的情緒失控而感到羞愧，淚水一滴滴的滑落臉頰，我知道，我的憂鬱症可能又復發了。

以為她會因著我的無理取鬧而離開，我低下頭等著離去的腳步聲，然而，等了半晌，卻沒有絲毫的動靜。

一隻纖長的手指，輕輕的滑過我的臉頰，替我搵去淚水。

抬頭，因水氣氤氳了視線，我看不清楚她眼底的神情，卻不自主的感到赤裸，像是什麼事都被看穿了。

“妳是米兒。”她淡淡的道，“an　 individual，而非誰的誰。”“individual？”愣愣的我重複這個不懂的生字。

“個體，一個獨立的個體。”沿著浴缸的邊緣坐下，若亞道：“妳需要我？”雖然是問句，但是我看見她眼神的確定。

是的，我想要妳陪我，不只現在，還有一輩子，但是妳不能。

低下頭，我沒有回答。怕過於激動的情緒會透露出來，像是看穿我的疑慮，她突然站起身，走了出去，約莫過了二分鐘後，又走了進來。

“我託人替我們買衣服。”她笑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的笑容，沒有李東城的時候。“等會如果妳不累的話，我帶妳去看夜景，台北一零一的夜景很美。”

瞪大眼睛，我愣住了：“可是……”我們現在在台中耶

“我知道，明天是假日，可以去泡泡溫泉到處走走之類的，只要妳願意的話，沒有任何問題，一句話，妳想不想要？”

勾起一個性感的微笑，我愣愣地看著她的臉，我知道，一直知道她酷酷的樣子很帥，但是從來不知道，她笑起來居然這麼性感。 

“我我……”想要，想大聲的說出口，但話語梗在喉嚨，我沒辦法說出我的想法。點點頭，我只能以一個十分微不足道的方式來表示我的渴望。

“好……”話被打斷了，從虛掩的浴室門口傳進了一個微弱的敲門聲，若亞起身道：“應該是送衣服來的，妳等一下。”

轉身，她緩緩的走了出去，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看她的背影。

孤獨高傲。是我唯一的感受，她是女人，纖細的肩膀卻獨自的扛起了自己的一片天。

愣愣的，一種我不懂的情緒在心底緩緩的流動的，但我來不及細想。

生活從那天開始變了，多采多姿，幸福的像是在夢中。

那晚若亞騎著重機帶我上了台北，一零一的夜景，陽明山的星空，溫泉，私人別墅，以及浪漫的晚餐約會……

像是突然的熟捻了起來，她開始常常的往道館跑，從一星期一次到天天來，總是陪在我的身畔，身邊也不再有李東城的陪伴，我不懂什麼東西造成這樣的轉變的是她的察覺還是媽媽的請求？

我不願意深思，只想把握當下。

在這段的時間相處下一直以為她是一個冰冷的人，因為就算他在我身邊也依舊是不苟言笑。

然而，在我滿十四歲的那個晚上，她邀請我一起出遊，在那晚我發現若亞，是一個製造浪漫的高手。

一條堅韌的褐色長繩交纏著長春藤以及香味四溢的鮮花，她輕而易舉的做出了一條美麗的花鞦韆綁在一棵有樹枝彎出的樹上。

從屋裡搬出一般演奏會用的那種大鋼琴，她纖細潔白的指倒映著月光的餘韻在黑白相間的鋼琴鍵上舞動著，在靜謐的夜中彈奏出蕭邦動人的“夜曲”。

呆愣的坐在上面，我的力氣像是被抽乾了一樣，我知道這是首有關愛情的樂曲，難不成，她知道？

直到樂曲結束，若亞轉眼那雙清冷的黑眸對上我的眼，我看到一絲溫柔的抱歉在裡邊流竄著。“妳不用抱歉。”

站起身我顫抖的手走進她身畔，用手捧住了她的臉道：“這是我的事與妳無關。”

“妳是一個好女孩，”她輕柔的道：“如果我是男的，一定娶妳。”將我抱進懷中，她微涼的唇輕輕的印在我的額上。

像是最甜美的獎賞，飲鴆止渴般的人，我反手緊緊抱住我深愛的人，用力的吻住她的唇。

她有些吃驚，到抽了口氣，我感覺到了，但是，她溫柔的沒有推開我，任我對他予取予求。

“我愛妳。”喘息著，我放開她，喃喃的道。

我很自私，我承認，我不想連自己的愛都說不出口，我想告訴她我愛她，就算會變成她的重擔，我也想講。

“我知道。”她摸摸我的頭柔聲的，不含情慾的，我知道，對她而言，我只是一個愛戀她的小妹妹罷了，喜歡崇拜她的女生，很多，並不缺我一個的，我知道。 

“可惜我不是男的。”抬起頭，我聽出了她話中言外之意。

“妳也喜歡我？”愣愣的盯著她的側顏，我問道。

她撇開臉道：“愛。”糾正著，她道：“但是我是女的，也許這種時代的確是不禁止，但是我的宗教和心理上都無法接受自己和一個女孩在一起，所以，我只想和妳走到朋友這，妳能接受嗎？”

“還有什麼不能接受的？”撲進她的懷中，我哽咽道：“我還以為我講了以後妳就再也不要我了，我很開心。”

“有一天，妳會變的貪心。”摸著我的髮，若亞低語道。“就像我一樣。”

當時我並不大懂那句話，後來，的我懂了。

十八歲那年，我向若亞告白，或說是，我並不想只是小妹妹了，我想徹底的佔有這個人，用她女朋友的名義昭告天下，她，是我的。

但我被回絕了，我知道，她的心底始終住著李東城，我不想怪她，也怪不了她......只是她的溫柔變成了最殘忍的利劍話在我身上......

“有些人的溫柔是一種慣性...”若亞輕聲的道：“但我只想把我的好給妳，用朋友的名義包裹著，我不會告訴妳我從來沒有愛過你，愛，我不願意去否定，那會汙辱了妳我。只是，我沒有辦法去再進一步，肢體的親暱對我而言是不行的。”

“可是妳不也愛著城哥嗎？一個人的心怎麼可能同時裝下兩個人？”我嘶聲的喊道，絕望無助，在那當下，她同時告訴我她要出國的決定。

“因為，妳和他對我的意義不同，米兒，我是分裂的懂嗎？”她的眼神承載了無奈及痛苦，她早就挑明說過不會在一起的，但是，為什麼要對我好呢？妳不是不知道擁有過在失去，比不曾得到還痛嗎？

如果不曾擁有，就不會知道失去的時候有多痛，至少，我可以抱著一種溫柔的惆悵幻想著，妳將會多愛我如果你是男的話......但是你寵我疼我對我好溫柔，卻不願意給我最後的承諾……

我傻,我知道,因為愛所以不顧一切的跳下去，我不該眷戀著這個原本不屬於我的溫柔。對不起是我的錯，我不該強求的。

抱著頭，我無助的蹲下，原來，真的，眼淚，真的可以淚如雨下。

“米兒......”

掙扎著，分立的想逃開，卻依舊沉醉在她緊緊的懷抱中，我揮舞的手臂手上她送我的那枚戒指，劃傷了她的臉頰，一道紅印清晰的印在她的臉上，我愣住了，手臂也停止了揮動，淚水卻真切的滑下。

 “米兒。”緊緊抱住我，她低聲喚著我的名，回神，呆呆的摸著那道印子，道：“對不起。”不是故意要傷害妳的，我沒有……

“不，別道歉。”直視入我的眼，若亞道：“我們之間不需要這個。”我懂，就像我不要妳道歉一樣，望著她，我可以真切的感受她，真真正正的在愛我。

縱使非男女之情，她真心的連我寵我疼我關心我，給了我許多家庭都得不到的溫暖……

“為什麼，突然要出國？”問著，淚又自動的掉落，沒有哽咽，沒有抽咽，就只是，拼命的落下。

“忘記他。”沉默了一會，她道。“我沒有辦法和他一起，就只好遺忘。”

“你們有機會的。”木然的，我忌妒著李東城，他可以讓若亞深深的掛念那麼久，卻不知道珍惜。

搖搖頭，若亞輕笑道：“不，觀念不一樣，不行。”

“可以...試試……”

“也許現在有很多男女的確是因為互相喜歡就嘗試著在一起，但我不是。我對愛情，就是愛了這個人才會和他在一起，但我和他在一起之後，才發燕我要的東西他給不起之後，我會很痛苦，因為感情已經放下去，收不回了，只有越陷越深的未來，這樣，我寧可不要。”

抱著我，若亞深深的嘆息道：“米兒。妳很勇敢，比我勇敢太多了。”

“因為我知道妳值得。”我道，心痛的將頭埋進她的懷中，暫時躲避一下殘忍的現實。

“我不值得妳對我這麼好。”若亞喃喃的低語。

“我說妳值得就是值得，不要一直懷疑我的眼光。”我生氣的道。

心痛好累，我不喜歡若亞一直貶低自己，但是我太累了，一場戀愛，毫不保留的投入自己的全部，我精疲力竭，而且我怎麼說都算是失戀的人，我已經沒有力氣和精神再去安慰她了。

一陣手機的鈴響聲打破我們之間的沉默，抬頭，我見若亞用抱歉的眼神盯著我，繼而拿出手機來接聽。

一種我不懂的語言從她口中流洩而出，盯著她，我知道我不會後悔自己愛上她，以前以後都不會，這樣一個才華洋溢又重感情的人，還有什麼好遺憾的呢？

如果有的話就是，她不是男人，我不能把自己的初夜交給她，但是，如果她真的是男人的話，我們之間就可以走一輩子了。

掛上手機，她盯著我，不像往常一樣詢問她是誰來電，因為，我們算是正是分開了。但她卻依舊告訴我：“公司有事，他們要我回去一趟。”

恐懼一陣來襲，狠狠的抓住我的心頭，再過兩天，她就要出國了，而我知道，我不會在去糾纏她，因為那只會讓我們彼此都很痛苦。

所以這是我最後能擁有她的時間了。抓住她的衣服下襬，我哀求道：“今晚不要回去留在家裡過夜好嗎？”別走，至少在給我一些時間適應。

盯著我，若亞的眼神複雜且震撼，當然她知道我只是希望她陪我最後一次……

手機的鈴聲在度響起，我低下頭，想把決定權交給她，我知道會在這種將近午夜的時間打來電話一定是重要的大是要她回去處理。我不想為難她。

“好。”她堅定的聲音在我頭的上方響起。

抬頭，我看見她按掉手機的通話鍵，並關機。

所有的動作中，她的眼神完全沒有從我的身上離開，直視著我。伸出手，她用食指勾起我的下顎，她的唇輕輕的附上我的唇，冰涼的觸感讓我微微的顫抖，我一直知道她的體溫比一般人低。

一個君子的吻，一個溫柔的夜晚。

抱著我走回房間，第一次，她在我的房裡過夜，第一次分享一張床，第一次在她的懷中睡著，也是最後一次。

隔天醒來，一旁的床位已經沒有人了，只有床頭櫃上放著一份一如往常般溫熱的早餐，不同的是，沒有人守在我身邊等我清醒陪我吃這份早餐。

拿起早點，我看見一張紙條：記憶中的彩虹上，妳是最美的色澤。

抓著被子，我低泣，眼淚不由自主的奔流，妳走了卻把最後的溫柔留給我。

謝謝妳，亞。

闔上眼，我為自己感到開心。

比起其他的人，我知道我的戀情到最後一刻都是如初生嬰兒皮膚般的光完美，純淨無暇，沒有腐敗沒有爭執的到最後。

就算是想起來會心痛夾雜著甜蜜。

